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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是 时 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我们的闪小说创作，其实是把我们积累在心
里的精彩故事，以闪电的形式，给人瞬间的愉悦和
沉思，在感悟的同时，品味悠长的理念。闪小说，
形式在闪，实质在悟，目的在省。我们内蒙古的闪
小说，归结起来，就是淡淡的高原红，浓浓的乡土
味。”内蒙古闪小说委员会会长迟占勇这样评述。

赤峰闪小说现象

“闪小说”源于英文 flash fiction。“闪小说”
是文章整体（包括标题及标点符号）字数限定在
600 字内的小说新样式。它既是文学的,具有小
说的特质，又是大众的，具有信息时代多渠道传
播的特色。这类小说，具有小小说的基本特征，
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说，在写作上追求

“微型、新颖、巧妙、精粹”。微型，指篇幅超短；新
颖，指立意别出心裁；巧妙，指构思精巧；精粹，指
言约意丰。

内蒙古闪小说委员会成立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成立短短两年多来，形成了以赤峰为中心，辐
射内蒙古其他地区，并有全国其它省市区闪小说
爱好者加入的创作群体。

近年来，内蒙古本土闪小说作者不断涌现，闪
小说作者素质不断提高，作品质量不断上升。内
蒙古闪小说创作，赤峰市位于领先地位，被业内人
士称为“赤峰闪小说现象”。内蒙古涌现出一批致
力于闪小说创作的作家，以迟占勇为首，周志华、
谭志刚、科恩、连河林、田草、王文英、陶旭东、木
槿、杜华、北春、杜景礼、吴国丽、舞语、周艳敏、张
国星、朱方鹏、艾红、杨庆发、王海、刘允同、郭艳春
等一批优秀闪小说作家，用优美的语言、独特的故
事设定，把古老的传承与时代的交响嫁接到一处，
用笔墨讲述生活的真谛与精彩。他们用闪小说这
一新兴文学体裁，描绘着内蒙古大草原的特色和
火热生活，讴歌着内蒙古草原的巨变。而他们，也
成为内蒙古地区闪小说的中坚力量。

近几年来，内蒙古活跃的闪小说作家，频频
出手，不但在自媒体上推出作品，还在《小说月
报》《天津文学》《山西文学》《今古传奇》《特别关
注》《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等多家国内外报刊
上发表作品。他们走出了赤峰、走出了内蒙古。

北方闪小说重镇

内蒙古闪小说委员会成立以来，大力推广闪
小说，出版了国内首部节气闪小说《光阴谣》和节
日闪小说《灯火》。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
专委会会长程思良称内蒙古闪小说“异军突起”，
成为北方闪小说重镇。这两部书的出版，引起强
烈反响，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贡献。节气闪
小说《光阴谣》出版被列为当年“中国闪小说年度
十大热点事件”之首。

内蒙古闪小说委员会组建闪小说创作基地，
设立“内蒙古闪小说公众号”，推出闪小说作家、
作品，还每个月推出“节气”“节日”“故乡人物”闪
小说主题，吸引了大批内蒙古乃至省外作家参
与，点击量与目俱增！目前，内蒙古闪小说群已
组建，有 260 多名爱好者加入。内蒙古的闪小说
以其自身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好
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内蒙古闪小说创作者
已不下千人，仅赤峰市就有数百人，包头市、通辽
市、呼和浩特市以及内蒙古邻近的朝阳市、大连
市、锦州市等地都涌现出不少闪小说创作者，他
们已成为全国闪小说创作的生力军。

王连志，卖油条的，一个多才多艺的中年汉
子，他初遇闪小说便疯狂地爱上了它，白天卖油
条，晚上写闪小说，积极参与内蒙古各种闪小说
创作活动。如今已发表了很多有份量的闪小说
作品；

玄玉华，内蒙古通辽市山区放羊汉子，对闪
小说产生极其浓厚的兴趣，2019 年年会，他自费
从遥远的通辽山区来到赤峰参加；

连河林，内蒙古土默特敕勒川镇一个山村的
农民，对闪小说一往情深，写出了大量有深度有
厚度有温度的闪小说作品；

科恩，用蒙古语创作闪小说，他的闪小说有
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风格与特色

迟占勇，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委
会理事、内蒙古闪小说委员会会长，他的闪小说
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芒种》《天津文学》《草
原》《人民日报》《中华日报》（泰国）、《世界日报》

（菲律宾）、《内蒙古日报》等中外报刊；有作品入
选《聚焦文学新潮流——当代闪小说精选》《中国
当代闪小说精品》《2010——2011 微型小说名家
精品排行榜》《闪小说超值经典珍藏书系》等刊
物；出版闪小说集《朦胧年华》等文集；主编中国
首部节气闪小说集《光阴谣》和国内首部节日闪
小说集《灯火》；曾获多个全国闪小说大赛金奖及
一、二等奖。

迟占勇的闪小说《金佛手》用白描的手法，描
写了县交通局组织职工干部到外省文物大县考
察，这“变相的旅游”让领导和职工们都兴致勃勃
⋯⋯这篇《金佛手》，是一剂猛药，直捣现实生活的
痛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

《黎明》延续了迟占勇闪小说一贯的风格，于
平淡的寻常之处发掘人性的闪光点，使人读之如
沐春风，有着徐徐而来的温暖。小说的人物有慈
爱而知大节的婆婆，有孝顺隐忍的儿媳妇，还有纪
律严明爱护百姓的官兵⋯⋯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
明，贴切的语言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立体，这
与作者平时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密不可分。

吴国丽的闪小说《求雨》，着眼于普通人物的
日常小事，语言朴实贴近生活。作者没有刻意追
求结尾那一“闪”，而是留下让人深深思索的空白。

连河林的闪小说《我给仇人一个微笑》，揭示
了人性的复活。仇恨或恶念，是我们心中的杂
草，如果我们主动清扫，就会让心灵重新拥有一
片净土、一片葱郁、一片阳光。

杜华在《闪小说二篇》里，一是写了《相思
鸟》，一是写了《套路》。这两篇闪小说，不是写时

代的疾风骤雨，而更多是写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
悲喜人生。

“闪”出生活的感动

闪小说创作对文字要求很高，由于字数限
制，写作时要截取最能触动心灵的横断面，用最
洗练的语言，把丰富的内涵表现出来。闪小说下
笔容易，反转很难，构思不好，容易写成故事，无
波无澜。我认为它和喜剧小品有着极高的相似
度，开头要系好包袱，结尾还要很自然地把包袱
抖出来，以达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

周志华是内蒙古闪小说代表性作家。其作
品意味悠长，充满诗情画意，多以温馨温暖为主
调。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很重要，周志华擅
长散文，把散文写法融入闪小说，是一个很好的
尝试。他的闪小说《除夕》，创作灵感源于小姑子
年三十接到的一个陌生电话，那人张口叫她丫
头，婆婆去世多年，这一声丫头叫得她泪眼婆
娑。作者记录下这动人的瞬间，创作了这篇反映
亲情的闪小说，感动不少人。闪小说《七夕》反映
生活中难解的话题，漫漫长夜，一老一少孤寂地
守着月亮，艰难地熬着岁月，她们是中国农村“留
守现象”的缩影。周志华通过浅淡的文字触碰着
读者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更希望那团聚，不只在
天上，更多在人间。

王文英的闪小说《流逝》，有着淡淡的伤感味
道，文字比较有力量。中年的他走进小巷，从遇见
一家三口，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展开回忆，运用
分镜头切换到童年的自己，想起当时的自己莽撞
叛逆，与父母不断产生摩擦，待到自己白发染鬓，
方才明白父母对自己的爱，可惜父母早已离去。
文笔精炼，主题明确。通过少年反射自己，家的背
影、少年的背影淋漓尽致，是一篇成熟的闪小说。
其题材新颖，谋篇布局合理，让人耳目一新。

谭志刚是一个多面手。他的作品多有创新，
不走寻常路。他发表在《小说月报》的《除夕》在创
作上求新求变，改变了用人物对话等推动情节的
传统模式，用诗化的意象试图构筑故事情节，用

“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着力刻画人物的内
心世界。用几百字讲述了一个大爱无疆的故事，
作者惜墨如金，母亲和一群聋哑孩子的形象却跃
然纸上，给读者强烈的内心震撼。巧妙的构思、诗
化的语言、简单的情节，却让人莫名感动。

杜景礼的闪小说《心祭》，写主人公在文明祭
祖过程中，对乡情的体会与珍视。祭祖，其实就
是一场寻根之旅。感恩生命的赐予与养育，形式
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祭祀。这篇闪小说在虚
实相生之中，细节推进情节。一个祭亲人的实
写，一个想亲人的虚写，一个看“亲人”的虚写，一
个报“亲人”的实写——连续的细节描写，使主人
公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陶旭东的闪小说《择婿》，刻画了一个热心助
人的好青年，老爷子择婿标准就是心好善良。这
与当前一些追求房、款、车高档时尚的结婚标准
形成反差。

史虎琴的闪小说《前大襟后大襟》语言生动
幽默，人物鲜活丰满。这篇“前大襟、后大襟”用
简洁的文字，把连襟两人从小事上的不捏眼儿，
到大事上的互帮助，写得妙趣横生，揭示了人性
之善良，情亲之温暖。

色·恩克的闪小说《冬至》，以自己独特的发
现、观察、细致入微的分析，提炼主题，反映社会
生活，在生活中寻找题材，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描写成微小的小说，给读者一个“闪”中思考的画
面。人物、故事、环境、细节和结尾，给人奇思妙
想，以小见大。

田草的闪小说《韩老六》，在不经意间描写了
一个性格怪异的古董商人，用巧妙的叙述来带动
人物形象的起伏跌宕，使人物变得有血有肉。特
别是结尾，打破传统小说的写法，采取开放式的
结尾，读后意味悠长，留有大量空白，令人深思。

小说家族新成员

闪小说适应当代生活节奏、传播方式和阅读
需求，旋风式崛起，成为继长篇小说、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微型小说之后的小说家族新成员。

文学评论家樊发稼说，“闪小说这一新的文
学品种、小说家族新的一员，必将作为一种崭新
文学现象载入史册。”微型小说理论家江曾培说，

“闪小说——小说家族新分支。”微型小说理论
家刘海涛说，“闪小说是全民阅读当中的重要文
体。”新加坡作家林子称之为“21 世纪小说新文
体——闪小说。”菲律宾作家王勇称“‘风行天下
闪小说，引领阅读新潮流’，这不是一句广告词，
而是一句最精准的概括。”

闪小说既是文学的，具有小说的特质，又是大
众的，具有信息化时代多渠道传播的特色。它具
有小小说的基本特征，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如
果说微型小说是诗，那么闪小说则是诗中的绝句。

目前，中国闪小说呈现多面突进的发展态势：
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寓言文学
研究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还成立了近 20个省市
级闪小说学会；闪小说创作者老中青兼有，遍布各
行各业，其中不乏王蒙、莫言、冯骥才等文坛大家
的身影；闪小说风靡网络，众多知名网站纷纷开设
闪小说版块或专栏，而闪小说阅读网、闪小说作家
网等专门网站更是吸引了无数闪小说爱好者；数
百家中外报刊开设了闪小说专栏或刊发闪小说作
品；数十家出版社推出了 200多部闪小说集，一些
闪小说集登上中国热销书排行榜⋯⋯

应运而生、顺时而长的内蒙古闪小说，正与
时俱进，在探索中前进。

淡淡高原红 浓浓乡土味
——内蒙古闪小说印象

◎犁夫
定居内蒙古 10 年，第一次真正地用脚步去丈

量这片 118.3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
在长达 10 余天的旅行中，每天都在马不停蹄

地行走，这片大地之于生命的意义，便在这样的行
走中清晰浮现。从有着风起云涌战争历史的乌兰
浩特，到处处有民歌传唱的广袤科尔沁，而后一路
向西，抵达阴山脚下黄河水浇灌的富饶的巴彦淖
尔；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穿越几千公里，行经科尔
沁草原，俯瞰库布齐沙漠，遍览河套平原，追随黄
河浩荡足迹。这蜿蜒起伏的大地，如此波澜壮阔，
气象万千，以至途中行走的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却不忍心闭眼休憩片刻，只怕错过转瞬即逝的夕
阳，或者变幻莫测的云朵。我只想看一眼，再看一
眼；仿佛自己无意中闯入一片神圣的高原，这突如
其来的永恒之美，瞬间将我俘获。

在定居内蒙古最初的两年，我曾在《呼伦贝尔
草原的夏天》这本书中，以外来者的好奇视角，书
写过这片与我泰山脚下的故乡迥然不同的大地。
但很快我便发现，这种猎奇似的写作不能长久，于
是我放下笔墨，用 5 年的时间，以“乡村三部曲”的
形式，孜孜不倦地描摹我童年的故乡。在此之间，
所有关于内蒙古大地的写作素材，都以宝藏的形
式，深埋在某一个地方，只等某一天，山洞豁然打
开，我走入其中，看到已与生命融为一体的闪烁的
珠宝。当为故乡写完第四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乡
村三部曲”中随处可见的嘲讽与刻薄，慢慢从我的
文字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乡村卑微生命的包
容，对人们鸡零狗碎命运的悲悯。自然中的每一
种生命，小到朝生暮死的蜉蝣，大到重达百吨的蓝
鲸，甚至一片落在草尖的雪花，一滴檐下坠落的雨
珠，都值得我们给予敬仰。万物相爱，人与自然中
的一切和谐共生。人类恰恰因为自然中千奇百态
的生命的存在，而在仰望星空时，参透了我们自身
的生死悲欢。这样开阔的生命启示，是广袤苍凉
的内蒙古高原，给予我人生的恩赐。

我因此热爱内蒙古这片大地。而此次跨越东
西南北不同地理风貌的行走，将这片土地蓬勃孕
育出的创作素材，第一次清晰地推到我的面前。
我知道我将慢慢停止对齐鲁大地的书写，转而去
汲取生命中第二故乡赐予我的永不枯竭的写作源
泉。这是一片热烈又孤独的大地，人们在这片千
万年前就已隆起的高原上，深情地歌唱，执着地起
舞，炽热地相爱，寂静地老去。不管时代的风云如
何变幻，战争的铁骑怎样横扫，它们终将化为缥缈
的烟云，只有那些动人的歌舞，从未消失，在这片
水草丰美、群马驰骋的高原上，蝴蝶一样自由地飞
翔，花朵一样肆意地绽放。

在乌兰浩特，我看到战争的足迹，它行经这片
火红色的土地，残酷扫荡着一切，却又在更为强大
的时间面前，烟消云散，化为历史。无数的生命，
从大火焚烧过的泥土里落地生根，顽强生长。一
块石头在草原上静默，一头奶牛在山岗上吃草，一
个牧民在秋天里劳作，一只蜻蜓在阳光下飞舞。

他们各得其所，互不打扰，却又如此和谐，互为风
景。这秋天孕育中的草原、农田、森林、河流，它们
什么也不说，它们将躁动、喧哗、虚荣、攀附、功名，
全部沉淀，过滤，最终化为广阔的空，而后归入虚
无。只有饱满的庄稼站立在大地上，满树的沙果
在阳光里闪闪发光，静默无声的草捆仰卧在山坡
上，归流河朝着未知的远方，悄无声息地流淌；夕
阳在天边慢慢隐没，旧的一天结束，新的一天，在
黑夜的尽头即将抵达。

在库伦旗的三大寺，我看到两株沧桑古老的暴
马丁香。几百年来，它们沐风栉雨，深情相望，从未
厌倦。亲手将它们栽下并奉为菩提日日浇灌的僧
人，早已不在人间。老旧的院门也已斑驳衰朽，树影
落在长满青苔的砖瓦石块间，古老的钟声从遥远的
时光罅隙中传来，一切都在褪色，老去，只有生命，这
天地间比人类更为枝繁叶茂、亘古长久的生命，向着
永恒的天空，伸展着闪亮簇新的枝叶。鸟儿不理人
间的悲欢，飞落在丁香遒劲的枝干上，凝视片刻头顶
广阔的深蓝，便倏然振翅，杳无踪迹。热闹的人群已
经散去，风中轻微颤动的暴马丁香，在此刻的秋天安
静孕育着果实，那果实记录着风雨，也记录着载歌载
舞、祈求风调雨顺的人们的面容。

我在巴彦淖尔，只想看一眼黄河。因为它流
经河套平原，一路向东，最后在我的故乡——齐鲁
大地，注入渤海。看到奔涌不息的黄河，就如看到
自己生命的来处，一粒种子无意中洒落泰山脚下，
在乡间野性生长，而后被命运偶然间吹离故土，抵
达塞外。而这条流经 9 个省市的母亲河，它的血
液中散发着我所眷恋的气息，它滋养着阴山脚下
富饶的河套平原与乌拉特草原，让生活在沙漠边
缘的人们，却能收获一片肥沃的绿洲。这烟波浩
渺的母亲河，它携带着 100 多万年前的泥沙，穿越
历史的隧道，宛若一个巨人，在无边的大地上浩荡
前行，发出响彻云霄的低吼。千百年来，多少王朝
化为废墟，就连阴山岩刻的古人，也只留下神秘莫
测的符号，而后消失不见。但见证过所有王朝兴
衰的母亲河，却生生不息，永不枯竭。

或许，命运将我带到这片蕴蓄着蓬勃的生命
之力，也纳阔着人间哀愁的大地，是为了让我站得
更高一些，看清宛若星辰散落大地的生命的珍
贵。这生命不仅包括我们人类，也包括大地上所
有的野兽、牛羊、马群、飞鸟、花草、树木。所有存
活于世的生命，共同构成了我们栖息的美好家
园。它有着永恒不朽的力与美，它弹奏着和谐动
人的音律。这生命的伟大，值得我永不停歇地用
文字去记录，书写，赞美。

北疆大地的生命启示
◎安宁

看着郜荣庭老师的画稿，我的思绪却跳出了
画外，首先想到了郜荣庭老师这个人。恐怕对于
郜荣庭老师的多数学生来说，曾经给他们以深刻
影响或至今使他们常常提及的，是郜老师这个人，
而非他的画。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的画对于我们
就不重要。郜老师从上世纪 50 年代大学毕业分
配到集宁一中任教，直至 1995 年退休，40 多年的
时间他一直耕耘在这所学校。他是一位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既教书又育人的好老师。他循循善
诱，诲人不倦，从不板起面孔说教、拉开架势训人，
而是在与学生亲切随和的相处中，用自己的情操
和人格来影响学生，启迪学生。郜老师教书的那
个时代，学校里有美术课外活动组，这种活动组不
同于今天的课外美术班，是不收费的，那完全是老
师的一种无私奉献。那时美术组的活动非常多，
出墙报，搞展览，整日忙得不亦乐乎。郜老师身体
力行，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写写画画，涂涂抹抹，脏
活累活，爬上爬下一起干，没有丝毫老师的架子。
休息日、寒暑假，他还常常带上同学们出去写生，
乡村田野，工厂车间，几乎跑遍了集宁周围的所有
地方。

郜老师的画和郜老师这个人一样，真诚亲切，
实实在在，没有丝毫的投机取巧和虚张声势。郜老
师教了一辈子书，他的画是画给学生看的。真的，
在我的印象中，郜老师几乎没有画过那种能为自己
带来声名的大创作，他的画是和他的教学工作紧密
结合的——是那种在对景或对物的写生中，让学生
看了有所启发或有所感悟，甚至欣喜和激动的东
西。记得上中学时同学们随郜老师出去写生，都为
他捕捉朝霞和阳光的能力所折服。至今，我的脑海
里还有一幅郜老师绘就的朝霞满天的水彩画。

郜老师的画画幅都不大，16 开或 8 开。在这
小小的纸面上，他气静神凝，不急不躁，以平常心
画平常物。他的绘画语言也是平易和朴素的，没
有修辞和装饰，更没有抽象和解构。但就是在这
些平平常常的画幅上，透出了郜老师对生活和艺
术的深刻理解，你看他的《向日葵》《菜蓝子》《中
药》《鱼》《蔬菜》《瓶花》《黄瓜与柿子》《仙人花》《沟
底》《山村》等作品，没有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和切身
体悟，没有对艺术的孜孜探求和虔诚态度，不可能
画出这样纯朴生动又厚重老道的作品来。

郜老师的画主要分为 3 类：静物、花卉和风
景。我以为，其上乘之作大多在静物和花卉之
中。这原因，自然是他在教学之中长期锤炼的结
果。郜老师在给我的来信中，曾自谦他的画为“50
年代特色的习作”。那是一个充满真诚和纯情的
时代，那时的艺术也充满真诚和纯情。郜老师的
水彩画确实具备了这样的特质：感情真挚，朴实无
华，平淡之中透着隽永。

郜老师把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学生身
上，从不考虑自己的功名。他的血脉已经和学生
的命运紧紧地融在了一起，学生的成与败、荣与衰
是他的心所系，情所至。如今他的许多学生已成
为乌兰察布乃至内蒙古美术事业的骨干，他桃李
遍地，芬芳满天。作为他的学生，我还是套用那句
老话来祝福他：“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平平淡淡才是真
——郜荣庭其人其画

◎王鹏瑞

蒋希武

摄


